
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分析

秦红雨

　　摘　要：作为一种定向和定位技术，导航正在成为大众媒介的一部分，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和日常生

活当中，其历史、技术、文化逻辑值得重新审视。 在历史逻辑方面，导航的历史展现了人类从视觉想象到空间探索

的过程，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并形塑了现代世界的样貌；在技术逻辑方面，导航作为虚实共生、脱域再定位的混合媒

介技术系统，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定位的技术链接，完成了泛在媒介中“脱域”到多维空间中“再定位”，也
在日常全方位浸润中建构了数字化平台的它异关系；在文化逻辑方面，导航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认知和感觉结构，成
为标识当代人“迷失”与“定位”的文化表征，形成了一种新语境、新感觉的文化。 认识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

辑，有助于总结导航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思技术文化钳制形成的数字迷思，为建构更加公平、民主、公共的数字化世

界，推动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实现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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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这一由我国自主建设、独立

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
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１］ ，成为联

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

核心供应商之一①。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不仅

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支撑系统和战略威慑基础资

源，是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人民大众、提高人们生活

质量的重要工具，而且正在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
空体验、媒介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时代的

一种“存有” ［２］１７。 相比过去使用罗盘、地图、电子

罗经、航海雷达等实现导航，以 ＧＰＳ、北斗为代表的

导航系统，涉及软件、平台、硬件和电子生态系统，共
同构成了对“导航”新的认知，也形成了各种新兴形

态———平台商务模式，如北斗、ＧＰＳ 等的商务服务；
位置媒体所展开的非物质工作，对实践活动提供基

础支持；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数字服务，如各种媒体的

数理逻辑界面等———改变着人们对空间、世界乃至

自我的认知。

一、作为补救性媒介：导航成为
平台社会的基础设施

　 　 人类在山河湖海、沙漠丛林中穿梭，完成生存所

必需的活动，必须创造和使用各种古老的导航方法，
他们或依靠日月星斗的指引，或观察飞禽走兽的踪

迹，或依靠名山大川作为标志，或者标记各种神秘的

人工符号，并逐渐发明地磁罗盘、指南针、六分仪、牵
星板等机械。 在漫长的生产和科学实践中，随着航

海和天文学的发展，因为人类对技术运用的纯熟、对
生存空间的开拓以及信息传递方式产生的变化，人
们不仅不断“定位”自身，而且还发明了一套庞大的

导航技术系统，满足人类日益发展的各种需求。 在

今天，导航日益从航空航天航海通信的军事领域进

入民用领域，日益从物体的导航进入个人（个体）的
导航，并作为一种大众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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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并嵌入许多复杂的 社 会 技 术 基 础 设 施

里” ［３］３４。 正因如此，人们身边出现了移动终端的

侧向定位技术、便捷的打车软件、电子导航地图、共
享单车定位、订餐聚餐定位乃至“摇一摇”等各种导

航技术的应用服务，并真切感受到导航技术的进步

“不仅决定着人类精确控制自身活动的能力，而且

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４］ 。
导航，不仅被人类用来改造环境，而且作为技术

系统生成和传播着新的知识，形成新的文化。 “新
技术在带来新的媒介文化的同时，也改变着与之相

应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 ［５］作为社会和

文化的派生物，保罗·莱文森认为，在信息社会“超
载”背景下，应该将 “导航” 作为一种 “补救性媒

介” ［６］ ，要侧重于导航的实用性和应用性研究。 而

将导航作为位置媒介的研究，只是将导航作为提供

信息的手段，研究导航所提供的“一切以地理位置、
时间和网络移动终端为基础构成的时空位置智能感

知、认知和决策综合服务” ［７］ ，认为导航具有“从虚

拟化到具体化” “从宏观到微观” “从通用到定位”
“从行为到内容”“从推销到张贴” ［８］等五个方面的

意义。 国内学者认为，这代表了“当前新媒体领域

从虚拟世界回归现实生活、从赛伯空间回归物理环

境的趋势” ［９］ ，正在日益嵌入人们的生活，并建构了

诸多日常性、关系性和互动性传播实践［１０］ 。
今天，人们已经进入“平台化社会”，导航是当

代社会重要的平台化系统。 在平台化社会中，“由
于平台相互连接，出现了一种新的基础设施：一个连

接媒体的生态系统” ［１１］４，由交通、电信和传播等综

合建构并维系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

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１２］ ，而导航恰恰处

在这个系统的重要节点上。 彼得斯特别提醒人们，
要重视那些“不起眼的工具———指南针、日志和小

数点”，因为它们具有自己的“媒介特性”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②， 构 成 了 “ 人 类 历 史 的 关 键 内

容” ［２］１２９， 也 产 生 了 “ 可 供 性 差 异 （ ａｆｆｏｒ⁃
ｄａｎｃｅ）” ［１３］ 。 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导航“围
绕技术规则形成了一整套物流体系和社会关

系” ［１４］ 。 因此，既要认识导航在生活中扮演的“不
可或缺”的角色，认识这种媒介重构自然、改变世

界、重塑自我的作用，也要注意像导航这样的媒介所

具有 的 “ 隐 喻 功 能 ”， 是 “ 技 术 文 化 建 构 的 平

台” ［１１］３２－４７。 想要对导航这一“媒介”所产生的独

特文化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人们需要在

导航技术作为媒介主导的传播中，理解“处于人、社

会、活动和精神交会点上的媒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

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 ［１５］ 。
导航作为基础设施，是一种“情景化的技术系

统”（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 ，是用技术、平台、
物质建造的固定的结构体，是将底座深深打入某一

特定社会的平台，然而它跨越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

的频谱，支持并赋予了人类新的生活。 重新思考创

造导航空间背后的系统与建构，同时仔细回味在这

些空间里所上演的自我再造（ｓｅｌｆ－ｃｒｅａｔｉｏｎ）行为，对
于思考数字社会乃至元宇宙语境下人类的自身生存

和存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而导航作为一

种大众媒介，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和日常生

活当中，在全球体系形成、技术霸权、空间开拓、生活

服务、社会控制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改变着

人们的时空认知和感觉结构。 导航和其背后的软件

系统，“渗透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通信、媒体、表
征、模拟、决策、记忆、视野、书写、互动———生活在这

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呢” ［３］１７。 这需要思考

导航作为大众媒介对人类的作用和迷思，反思技术

文化对人类的钳制，建构更加健康的主体世界。
因此，导航不仅发挥着平台功能，更重要的是形

成了复杂的数据生态，成为数字化社会的典型代表，
其“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的二重性［１７］ 日益得

到关注，而对其技术历史的挖掘也需要得到认真的

梳理。

二、历史逻辑：导航作为空间探索和
世界塑形的媒介史

　 　 “导航”的术语源于 １６ 世纪 ３０ 年代，英文为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源自拉丁文 Ｎａｖｉｇａｒｅ（ｎａｖｉｓ 表示船，ａｇｅｒｅ
表示指引），原意为“引导船舶航行”，现代引申为引

导包括舰船、飞机、航天器、车辆等在内的运载体以

及个人自出发点准确、高效、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的过

程［１８］ 。 导航，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技术之一，其源

于人类的本能需要，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需求，
更是人类原初的重要空间实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中形成了非常丰富和庞大的资料体系，在西方历史

进程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以至贯穿他们上千年的

科技史，并且成为西方科技史上的脊柱，无论是数

学、天文学还是物理学、地理学，都围绕着导航定位

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可以说，对于海洋国家来讲，就
是因为这一问题才产生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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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１９］１９。
李约瑟曾经把传统的导航方法分为三个时期，

分别是原始导航时期、定量导航时期、数学导航时

期，他说：“要把旧大陆西方部分有关导航方法的丰

富史料的要点加以扼要重述，甚至加以概括，自然都

是不可能的。” ［２０］因此，从最直观的“定位或导航的

工具” ［２１］７———地图入手，梳理其作为再现世界空

间的媒介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能够追溯地图导航

背后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史意义。
１．从土地的视觉想象到地理空间开拓

在人类的发展中，“作为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

物质世界之间的媒介” ［２２］１，地图是帮助人们以不

同尺度理解现实世界乃至宇宙的基本工具。 地图的

创制，能够“创造一种视觉表现，用来帮助人们定

义、描述、浏览地理或政治区域、真实或想象的空间

抑或专项问题” ［２３］ ；视觉图像呈现的导航，“向观者

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解释的权力，扭曲

这个空间的实相” ［２４］ⅹ。 在中文里，“版”就是指户

籍，“图”则是指地图，“‘版图’连在一起，意思就是

在权力支配下的土地，也就是以人们生活着的空间

为主要对象的地图”，“古代的地图也可以被看作为

了说 明 国 家 支 配 的 空 间 而 描 绘 出 来 的 说 明

书” ［２５］５。 英文中的“ｍａｐ”（地图）一词首次使用于

１６ 世纪，关于这一术语的解释有 ３００ 种之多，“但现

在多数学者普遍认同这样的定义：‘一种对人类社

会中的事物、概念或事件的空间理解的图形体

现。’” ［２１］７绘制地图是 “ 一种真正的全球性现

象” ［２１］７，在早期的亚洲、非洲、欧洲文明当中都存

在着，更为重要的是，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
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 ［２４］ⅹ。 也正是在创制地

图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将“时间和空间的事件编制

在一个由语法和隐喻控制的逻辑关系网中” ［２２］６８，
距离、位置、网络和区域等空间属性持续渗透到人类

语言和文化网络中。 中国的定量制图法比欧洲有更

久远的历史，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张衡

“似乎应当算是矩形网格制图法的创始人” ［２６］５５３。
他说：“事实上，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

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

在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 ［２６］５３４郑和

舰队也使用了不同的地图，后来被收录到《武备志》
当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传统航海法的海域和使

用伊斯兰世界天文航海法的海域采用完全不同的绘

图方法进行绘制，并且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

起” ［２５］４７，这些地图描绘了从南京到波斯湾霍尔木

兹港的漫长航线，将航海日志和海图合二为一，形成

了“海上航线图”，帮助郑和完成了七次震古烁今的

“下西洋”。 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指南车军事运用的

记载，对于借助地磁指向北方的司南，甚至对于“牵
星术”为主的天文航海导向技术的运用，都闪耀着

古代中国人的先进智慧。 “从《郑和航海图》到《东
西洋航海图》，鲜明地揭示出一点：在世界开始紧密

连结的时刻，中国人并非毫无反应，也绝非无足轻

重。” ［２７］正如李约瑟评价的那样：“中国人的主要目

的从来就不是地理探险。 他们所追求的是与他国人

民、即便是尚不开化的人民进行文化交流。” ［２８］ 因

此，以中国海图为基础的导航，呈现了和哥伦布不一

样的结果。
２．在地理大发现中建构世界空间

关于“世界”的地理知识，也恰恰是通过地图的

制造与导航，通过“地理大发现”，逐渐重塑、影响并

向现实世界传播的。 西方的世界地图历史，可以追

溯到公元 ２ 世纪，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将前人积累

的海图和地理知识准确地投影在平面之上，“描绘

出俯瞰的世界地图”，成为“俯瞰的世界地图的起

源”，“将与整个地球（ｇｅｏ）相关的信息图像（ ｇｒａｐｈ⁃
ｉａ）化” ［２５］２１－２３。 过去，依靠脚步丈量陆地的人们，
所认识的空间仅限于已经开发过的“生活区域”及

其周边地区，对外部空间的认识只能凭借现象，所以

他们常常忽视海洋的存在。 墨卡托投影将凸凹不平

的地球表面建立起并强加以由经纬构成的网络，绘
制出了“在笛卡尔式的 Ｘ 轴和 Ｙ 轴之间移动的航海

图” ［２９］１７４。 德勒兹将此称为海洋“光滑空间” 的

“条纹化”，“在这个空间中，斗争会发生变化或被取

代，生命会重新确立其核心利益，会面临新障碍，创
造新速度，改变其对手” ［２９］１７４。 “英语中的‘世界’
写作‘ｗｏｒｌｄ’，其原意是‘生活的舞台’，至于引申义

‘世界’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生活的舞台’。” ［２５］２托

勒密的世界地图，在世界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
欧洲建设“海上航线”的时候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 同时，以托勒密地图为中心的导航，实际上是以

欧洲为中心的导航，“世界地图以充满想象力的方

式展现了在实体上无从得知的世界面貌。 制图者不

仅是在复制世界，他们也在建造世界” ［３０］６，把欧洲

人的地理认知、空间征服与全世界的殖民融合在一

起，“将亚洲、非洲、美洲纳入了一套新的空间—文

明等级秩序中。 ‘亚洲’‘非洲’‘美洲’不再只是一

种地理描述，而是成为带有文明论色彩的身份象征，
只有放置在与‘欧洲’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理解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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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２４］１６。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国都发现了海外

潜在的巨大利益，他们或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或发动

战争，航海热带来了灾难，大批船只因为测不出自己

的准确位置而迷失在大海中，导航的重要性被突显。
“导航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如何测量经度的过程，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需要测量经度的领域也

逐渐增大，从最初的陆地到海上，再到现在的太空，
这是一条坎坷的探索之路，这条路显示了人类探索

科学的智慧。” ［１９］４３英国在系统性测量基础之上的

海图，为英国的殖民开拓、工业革命乃至全球化的出

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英国以建立自由贸易主

义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为目标，于是为了保证航行的

自由和安全，就必须提高全世界海运行业的水平，不
断地提供着准确的海图” ［２５］２１４，“可以说，‘海上航

线’的共享，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２５］２１５导航

系统的进步，不仅显著地提高了“海上航线”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也使全球化的人员、物质、信息、文化等

流动变为可能，“通过道路网和‘海上道路网’的连

接及其形成过程，观察研究世界史的舞台究竟是如

何展开的” ［２５］７。 而航海图在这里恰恰成为一个符

号，一个以“视觉化、印刷、书写等来定义”的铭写符

号，不仅是世界空间和全球网络的视觉化表达和书

写，也代表着人类看待世界的“视线（ ｓｉｇｈｔ）的合理

化”，让“商业利益、资本精神、帝国主义、对知识的

渴望”不断流布，人类在日益复杂生存空间的地图

知识构建和日益准确的导航，“并不单纯是科学理

性的产物，更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争夺的产

物” ［２４］ⅹ，甚至左右了地球的空间秩序。 正如基特

勒所说：“因为图画在移动中不发生变形，就有可能

在线性透视的框架中建立一种他所谓的对象和形象

之间的‘双向’关系。” ［３１］

３．推动全球空间秩序不断重组

到了 ２０ 世纪，导航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形成了

导航技术网络，分为惯性导航、无线电导航、卫星导

航、水声导航、光学导航以及环境匹配导航等，拥有

了复杂的技术体系和应用领域，更形成了以美国的

ＧＰＳ、俄国的 ＧＬＯＮＡＳＳ、欧盟的伽利略和中国的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 “卫星导航具有武器与工

具的两重性，既能增强军队能力，又能促进经济发

展。 是迄今军民双用最好的代表。” ［３２］尤其是美国

的 ＧＰＳ 卫星导航系统，对航行技术的改变是革命性

的，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 “人造卫星提供的准

确信息使俯瞰的‘世界地图’再也没有了想象的余

地。 利用人造卫星提供的图像资料，可以制作出准

确度极高的世界地图。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非常简便

地通过互联网找到自己需要的世界地图或者地区

图。” ［２５］２３２导航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

体，也让美国的霸权延伸到全世界。 伴随着导航技

术的进步，“发行印刷的地图与海图，制作基于墨卡

托绘图法将三个‘世界’连接起来的世界地图的荷

兰，为了实现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而向全世界提供基

于系统测量的廉价标准化海图的英国，以及为了从

广阔的太平洋向亚洲进发，通过 ＧＰＳ、气象卫星以及

天气预报使‘海上航线’更加稳定的美国，全都是依

靠 ‘ 海 上 航 线 ’ 成 长 起 来 的 海 洋 霸 权 国

家” ［２５］２３６－２３７。 因此，伴随导航技术发展的历史，
也是一段全球互联互通史，是美洲、非洲被发现被殖

民的历史，是一段建构“现代世界体系”③的历史，
更是玉米、土豆的种子撒遍世界大地、病毒传遍传

球、文化冲突不断、人种与民族融合的历史。 导航作

为一种转换讯息的媒介，“将自然完全变形或转换

成人为技术的世界” ［３３］ ，也组设了人类社会的时空

感知与社会经验。 而这背后，有着更加丰富的历史

情境和文化因子，值得更加仔细地考量和呈现。 正

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表象有时会使意识形态与

知识在某种（社会—空间）实践中相结合。 古典透

视法就是对这种空间表象的最好的说明。 今天的空

间设计者们，他们给每一项活动分派点位精确的定

位系统，则是另一个例证。” ［３４］

从历史的角度看，重思导航作为媒介的发展历

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地球表面形态信息的把握

越来越精细和准确，但对于疆域的争夺、对地理环境

的开发、对各种空间的控制也越来越加剧，“我们对

现代的整体感知反而日益割裂———就像地图上出现

的越来越多的边界线” ［２４］２０。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从时钟、电报到广播、电视再到卫星、互联网、手机，
任何一种技术的诞生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都是新

技术，也是一种新的媒介方式，其“总是与我们的日

常生活相互交织，介入早已存在的时空结构模式之

中，并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节奏和空间” ［３５］ 。 应该

说，从导航的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到，伴随着导航技术

的进步，导航被人类纳入了现代时空，更被带入世界

体系中，成为帝国主义全球横行的过程，技术乌托邦

的想象被殖民化、资本化、垄断化、全球化一再打断。
即便到了 ＧＰＳ 导航阶段，敌我划界、圈地占有、垄断

控制、意识形态争斗等，仍然延续着导航历史逻辑的

许多基因。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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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技术系统的建立，更暗含着中国近代以降民族

崛起的科技愿景以及对欧美国家建立的现代空间秩

序的反抗与纠偏。 希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担当中，可以为人类的现代时空指引方

向，更为人类空间更美好的未来做出更大的中国

贡献。

三、技术逻辑：导航作为虚实共生、
脱域再定位的混合媒介技术系统

　 　 在中文语境中，《辞海》 （第七版）中对“导航”
解释为：“引导陆地、海洋、空中和空间载体从一地

向另一地运动的活动及其技术的统称。 包括天文导

航、惯性导航、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重力导航、地
磁导航等。 通常通过测定载体的位置和速度等相关

信息实现。” ［３６］将导航作为媒介，并不仅仅指的一

项技术，或者技术叠加而成的系统，而是借助导航，
“人体、器物、系统和智能程序在进行多层级的互

动，产生意料之外的动态结果” ［３］３０。 未来世界“将
被三大发展所转变：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

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 这些变化将共同带来一个崭

新的、不同的集体生活———数字生活世界” ［３７］ 。 今

天，人类已经身处其中，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导
航不仅仅是一个地图、一个软件系统或者 Ａｐｐ，在线

传播也不只是人类的行为，而是技术物和不同类型

的人（工程师、数字劳工、消费者、经营者等）协商的

结果［３８］ 。
１．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技术链接

有学者根据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的分期，将地图

学史划分为“笔墨或绘本时代”，进而到“印刷地图”
时代以及“电信（或屏幕）地图”时代［２２］４８，技术发

展推动导航日新月异、面貌一新。 在今天，卫星等媒

介连通方式的出现，把越来越多的人与媒介技术联

系起来。 国外网络地图服务产品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ＭＳ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ａｒｔｈ、Ｙａｈｏｏ ＳｍａｒｔＶｉｅｗ、ＴｏｍＴｏｍ 等，都
开始提供影像地图服务，人们“已经被卫星导航、谷
歌地图和全球定位系统所渗透” ［３９］ 。 在这样的过

程中，位置本身只是一种位移的临时现象，人们发现

越来越难以给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并面对着

“由位移、迷失和不合节拍组成的洪流” ［４０］ 。 而在

网络信息技术支持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和泛在服务

环境中，人们能够再次定位自己，将此在与彼在、缺
席与在场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叠合、嵌入、回
馈、关联等为一体的空间网络。

２００５ 年，谷歌公司借助于卫星、计算机网络，发
布了一个将地球图像数字化的程序———谷歌地球，
谷歌地球建立了一个全球共享的虚拟化世界地图系

统，更让地球的数字图像成为获取信息的媒介，任何

信息搜索都可以立刻与地图应用进行比对，以确定

信息所载的空间，“在谷歌手中，克劳德·香农的可

计算信息理论终于找到了市场。 在异地的虚拟影像

中，天涯就近在咫尺，这些虚拟影像正是谷歌的巨大

利润来源” ［３０］３５１。 今天，导航更离不开虚拟电子影

像的建构，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各种“界面”，尤其

是基于位置的服务（ＬＢＳ）发展更是迅速。 ＬＢＳ 是指

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或外部定位

方式，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系

统（ＧＩＳ）平台的支持下，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定位获

得当前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还可以通过 ＬＢＳ 获知

周边的道路、加油站、电影院、餐馆、邮局等特定服务

点的分布及当前状态，可以“摇一摇”查找“附近的

人”。 ＬＢＳ 以其强大的活力和组合张力渗透到人们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与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各

种消费娱乐活动紧密结合，正在创造着一个连接广

阔而潜力十足的新兴市场。 这些在人们的多种定位

终端中随处可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跟踪设

备、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
汽车导航设备、数码相机和便携式电脑等，形成了非

常复杂的“混合空间”，也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议程

设置，以及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切割，配合着对人类

社会的分类和等级化以及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

列” ［２４］１５５———“位置媒体增加了流动空间的‘可读

性’，从而使都市‘陌生’空间‘熟悉化’；移动路线的

‘灵活校准’，从而改变人们在流动空间中的流动计

划；社会交往的丰富性，从而使人的流动更加多元

化” ［４１］ 。
过去，都市的广场、建筑、街道、古迹、公园、绿

荫、故居乃至郊区，都充满着故事，当它们映入眼帘，
就如作家赫特曼斯所说：“人类的眼睛可以立即将

记忆植入，构建一幅新画面，讲述一个新故事。” ［４２］

然而，在电子导航的指引下，“实体空间里的建筑和

（身体位置确定但其电子延伸物却不固定的）网络

空间里的建筑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叠加、缠结、混
合” ［４３］５６，记忆被轨迹所代替，画面被目的所遮蔽，
故事被消费所淹没，人际与群体交流变成有“多重

入口” 的 “随着用户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地

图” ［９］ 。 在这座“比特城市”中，“在电子空间里，你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靠的不是真实的路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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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逻辑连接”，“里面的居民是没有具体形态的碎片

化主体，以一群别名和代理人的形式存在。 城市里

的场所由软件虚拟而成，不是用石头、木头等实体建

造。 建筑之间通过逻辑链路相连，没有门，没有走

廊，也没有街道” ［４３］３０－３１。 这种时空压缩，让都市

人对空间的把握能力更强了，但是也变得更加直截

了当，城市的无名细节中有着无穷的含义，只能失去

了神秘感、空旷感，甚至变得更加索然无味。
２．从日常全方面浸润到数字化平台的它异关系

导航是当代数字化社会的一个高频词汇，作为

一个技术术语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它意味着电子地

图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导航，不仅成为人们出行的常

用手段，而且还成为社会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

成为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一个综合、人为的身份制

图学随之诞生，事物、人和事件都能定位了。 基于个

体识别的可寻址性有了，加上层次分岔系统和地址

解析 图 表， 堆 栈 就 知 道 其 范 围 内 存 在 的 一

切” ［３］１１７－１１８。 从大众的感受来看，导航，让旅行变

得更加轻松、自在，少了许多的迷路、迷茫；让都市眩

晕与迷航消失，进一步扩大了都市的空间与可控范

围，电子地图形成屏幕界面，“地理数据和有关交通

流量的信息被转换为动态地图，使我们能够在交通

中导航” ［４４］ ；也把空间化为不同的物体轨迹，使行

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无人机等连为一

体，让万物互联更有了方向，“它有助于人们在一个

对我们极其冷漠无视的宽广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 ［３０］引言８。 但是，导航也让一种梦魇挥之不去，
“通过垄断可量化的信息积累财务利润” ［３０］３６５。
在经典科幻小说《２００１：太空漫游》中，智能计算机

引导着人的太空旅行，甚至想取代人类独自完成探

索任务。 数字地图成为伊德所说的“它异”关系，地
图导航作为具身体验的媒介逻辑，在数字地图中发

生了变异，“使用数字地图，实际上就是与准它者接

触。 人不再通过地图感知世界，而是感知数字地图

本身” ［４５］ 。
从过去的舰船到后来的交通，再到现在的个体

位置导航，乃至蔓延在各种网络程序和技术当中对

个体轨迹和位置的“捕捉”，导航从有目的的控制，
开始进入一个无意识的增强、控制阶段，甚至引发对

同一时空的开发与利用，形成大规模的技术系统，组
织和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技术对‘存有’同时具

有揭示作用和替代作用。” ［２］１２４正如学者所评价的

那样：“当每一种媒介被运用到社会生活中时，它就

会在增进社会延展性的同时，为自己赢得某种独特

的社会角色。” ［４６］２１３人类空间无限广大，生存场景

不断变换，导航既便利着人们的生活，也对人们进行

控制与绑架，“在这里，软件和密码共同组成一道隐

形的编码屏障，创造出特定的社会语境、图像、文本

和表演” ［４６］９４。 导航在程式化的路线、政策、蓝图

中是对信息的充分获取和高效搜索，而“没有信息

含量的视域将被隐没。 对事物的流连、凝视这种幸

福的形式，将完全让位于对信息的猎取” ［４７］ 。 在图

像时代的世界洪流中，信息变成了监控，意义变成了

数据，不断制造着焦虑、迷茫与恐惧，人们亟须寻找

真实空间的自我定位。
３．从泛在媒介中“脱域”到多维空间中“再定

位”
导航“曾经是国家和民族的势力范围和控制逻

辑。 制图人再清楚不过了：谁绘制地图，谁就得到控

制权。 今天，越来越多的制图和地理定位的应用和

服务是私营平台（说清楚就是谷歌）的特权” ［３］１１４。
随着各种导航系统的发展完善，导航的地图数据来

源综合了地面照片、正射影像图、卫星影像、数字高

程模型等，时空参量的泛在提供，天地一体化、服务

泛在化智能化将日益普遍和精细，人类关于时空感

觉的变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它所提供的虚拟在场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的含义是，它将交际中的距离和时

间因素缩减为零” ［４８］ 。 导航在尽力地压缩空间所

带来的时间损耗，以便获得更大的闲暇时间，也将费

瑟斯通所谓的“算计享乐主义”发挥到极致。 因此，
导航不仅成为重要的“空间中的媒介”，更创造了新

的“媒介中的空间”；其不仅使标示的地方成为“媒
介中的地方”，也创造了被无数大众依赖的“地方中

的媒介”，来指导地方的生活和服务人们的行动。
正所谓：“一方面作为行动元的媒介改造着行动者

所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行动者也被卷入新的网络、
接受某种特定的媒介化形态。 换言之，媒介既在属

于它的空间中发展，又创造着这些空间。” ［４６］３９

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城市的扩容以及互

动日益方便，在全球化、网络化的社会语境中，社会

空间结构的改变造成了主体实践方式和活动时空的

内在改变，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脱域”的概

念：“将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情境中‘脱离

出来’，并穿越不确定的时空范围而得到重构。” ［４９］

正是现代人广泛的经济活动、跨地域的流通、跨社会

的交流，“依托交往的网络化，营运的符号化，管理

的数据化，情景的虚拟化，实现着生产的全球化，市
场的世界化，服务的全域化” ［５０］１０９，导致了人们在

５６１

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分析



不同的时空关系中穿梭，借助数字技术、射频识别技

术、定位技术而对自我进行“导航”，在陌生的城市

中行走，在“泛在”的网络空间中相逢，来实现自我

的“再定位”。 因此，通过“再定位”不仅实现了时空

的物理秩序的重新确认，也实现了社会—技术秩序

的协调，更改变着人的自我感知和环境感知，透露着

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行为和意义，
“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 ［５１］ 。 当今物理空间

的裂变，都市空间的重构，信息空间的聚变，制造了

无数的场景，导致了个体在空间中的无所适从，“再
定位”成为人类在不同场景之间穿越和生存的重要

手段。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场景时代，随
时在不同的场景之间随意切换。 面对现实的忙碌生

活，人类需要准确定位和抵达；面对网络空间的繁

杂，人类也需要网络导航的再次帮助，以防在信息的

黑洞中迷失。 在今天的数字世界中，人们行驶在无

限延伸的“数字高速公路”网络上，需要门户导航获

取基本的生存技能与知识，导航已经成为一个文化

隐喻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在城市导航运

用中，城市的地点都变成了一个个的位置坐标，变成

了一种电子标记，“在我们所熟悉的、有特定空间

的、同步的城市生活方式中，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时

间和地点” ［４３］２１，这种标记成为自己的运动数据，
实时被记录又快速被遗忘。 因此，随着人们借助电

子媒介实现对空间的超越，不仅人们的生命体发生

了变化，就连人们与城市时空、自然律令的节奏关系

也发生了改变。 电子导航和手机、视频录像机、智能

穿戴设备等，无缝连接而成一个集成系统，甚至把人

变成了“电子人”，“把它们连接到全球数字网络中

去的无线身体网”，电子人“可以重构，也可以无限

延伸” ［４３］３８。 这样，当人和无线世界、电子空间密

切联系的时候，也改变了人们“居住”和“旅行”的意

义，人成了环境的一部分，成为电子空间的一个“标
识”，人与他人的“差异”也在电子空间中被重构。
当人们在城市中漫游，电子记录簿记录其行动路线，
各种各样的地图软件指示回去的方向，导引人们进

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所，而每一个工具的使用者都

在完善自己运动或感觉的器官，或者消除器官功能

的限制。

四、文化逻辑：导航建构新语境、
新感觉的文化动力

　 　 从最初的导航工具到今天复杂的导航系统，不

断拓展着人对于整个世界空间宏观和微观的认知，
丰富着全球地理知识，形塑着世界空间形貌。 正如

地理学家唐晓峰所说：“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

整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 ［５２］因此，了解导航

是如何在今天的互联互通语境中发生深层次的演

变、交互与渗透的，更需要思考和剖析支撑这一过程

的文化逻辑。
１．作为历史和现实交织的新文化语境

列维·曼诺维奇说：“数字媒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改变了媒介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５３］ 今天，可编

程的导航技术正在成为资本、国家和公众权力的竞

技场，介入信息、知识、意义的传播中，正在塑造着人

们的观念。 对于这种技术政治，我们要关注其作为

平台的“文化—社会逻辑” ［５４］ 。 正如彼得斯所说：
“和天文导航技术一样，各种充满符号的人造物（ａｒ⁃
ｔｉｆａｃｔｓ）都早已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 人类具有

的各种能力———航行、燃烧和书写编撰———一起都

构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文化技艺。” ［２］２８６借助于电

子导航，人类对城市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开始用新

的方式和新的思维了解和建构城市。 城市理论家凯

文·林奇曾经提出“城市意象”的概念，认为人的认

知和大脑中的城市心理地图相联系，人对城市的认

同与“城市意象”有着密切关系［５５］ 。 但是，“对于我

们这种人工智能电子人来说，在街道上穿行和获得

城市资源的能力并不都在我们的头脑中。 我们越来

越依赖我们的电子延伸设备———智能汽车、手持装

置以及由电子定位系统提供的隐形地标———在城市

中为我们指引方向，获取和处理我们对环境的知识，
把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 ［４３］５５。 而在这个系统的

背后，导航既有着指明方向的基本历史逻辑，也融入

对国族空间、社会空间、个体空间新的发展需要，成
为历史和现实交织的媒介文化生态系统。

导航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应对今天日益扩

大的空间、日益频繁的身体“移动性”以及日益复杂

的传播系统所必然发生的结果。 军事的运用，对轮

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导航，进入日常生活的导航层

面，展示着都市空间的巨大变化。 “人们有大量的

时间是在感受身体以外的东西，并与它们打交道，这
便极大地延伸了他们生活常规的范围。” ［４６］１９０尤其

是在当代，“以计算机联网、移动电话、信息处理终

端等技术手段组织起来的网络，其虚拟和仿真功能

可以打破虚与实的空间界线，融通主体智能与人工

智能的关系，具有化外于内和化内于外这样一种使

主体与环境处于‘无间’状态的空间魔力” ［５０］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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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在信息爆炸、空间内爆的洪流中失去方

向，迷失自己，导航成为“虚拟空间”的重要进入路

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信息高速公路”的称谓，
实际上已经为数字“导航”埋下了未卜先知的一笔。
保罗·莱文森认为，我们的时代出现“信息超载”，
需要持续开发信息导航技术，开发出“有效的导航

策略” ［６］１３３。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重要一环的导航

系统，是信息系统、定位系统、载体系统等的融合，继
承了历史发展，也暗合了现实需要，更与世界的空间

主宰和分配密切相关。 在丹·席勒看来，这构成了

今天的“信息地缘政治”，也成为导航媒介文化生态

无法回避的话题，“不论在社会范畴还是地理范畴，
利润最大化这一长期的资本主义欲望、成本效益和

劳动控制这些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

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５６］１７０。 有学者甚至认为：
“印刷时代和互联网时代 ／社交媒体时代的导航都

具有公共性，前者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公共性，后者是

以企业为主导的公共性；前者是政治逻辑，后者是市

场逻辑。” ［５７］物理与虚拟空间的杂交，正在创造出

导航更大的存在空间，也成为信息时代新地理环境

的构成方式，正在成为互联互通的媒介文化生态重

要组成部分。 同时，人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支持

这些媒体‘社会’形象的规范和价值观仍隐藏在平

台的技术结构中” ［１１］１４。
２．作为改变时代感觉结构的视觉动力

在理性化、科学化、祛魅化的时代里，社会的各

方面都在“加速”，技术设施作为这些条件的物质性

表征就会发挥影响力，使用者和社会必须适应

它［５８］ 。 为了避免社会的失序，需要不断地生产各

种规则、规章，按照一些目的进行“导航”。 “符号、
标志和信号在人类经验中的相互交织创造出复杂和

混合的地方感。 不论是人对地方的亲身体验，还是

通过媒介的间接和虚拟体验，都离不开它们的作

用。” ［４６］１３４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物质财富急剧膨胀

的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文明的快速现代化，
为了不在都市空间的急速扩张中迷失，所依靠的只

能是“导航”。 “新的技术能力不知不觉地闯入了现

今的生活方式之中” ［５９］１０８，导航弥漫在社会生活的

各方面，作为数字化社会的一种技术表达标志着后

现代都市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不知不觉成为人们感

觉结构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

表达。
在当代社会，时空信息是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

主体。 尤其是在数字社会的构建当中，时空是数字

化社会建构的基础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手

段，更是打开智能化宝库的钥匙。 导航是人类对空

间的一种更高维度、更复杂的一种控制和利用，也是

人类对世界空间征服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新发明

的视觉语言，“围绕在我们四周，它表述着一种模

型，一种关于社会如何体验、感知、评价与行为的指

南，一种指引性的程序” ［６０］ 。 导航也成为一种可交

流、可沟通、不变形的“流动体”，实现了基特勒所说

的“视觉的一致性”，甚至成为一种学者们所说的偶

生巨型结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ｍｅｇａｓｔｒａｃｔｕｒｅ）的“平台”，也
叫“堆栈” （Ｓｔａｃｋ），并具有“可编程性、隐匿性和主

权”。 “堆栈在多层次、多维度上起作用，调节和重

写新型主权的逻辑、动力学和实践，软件在新型主权

里起关键性作用，这种主权是自我或个人的主权，同
时又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主权。” ［３］１１２ “有些

发明———透视、投影、地图、航海日志等———可以实

现不受变质的转译，只有靠这些发明建立起的双向

联系才能令这种在场 ／缺席成为可能。” ［３１］４６对于

导航来说，其作为平台“和社会实践的构建是相互

的” ［１１］６，不仅揭示了地球村的存在，让遥远的距

离、未知的恐惧变得更加容易把握，增强了人类作为

控制者的信心，而且替代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寻，
让对空间的感知变得更加直接，形成“时空压缩”。
正如有学者指出：“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

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

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 ［３０］３５７同样，
无论地图的媒介如何种类多元，伟大的地图都是各

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众所必需的，“因为它们一直

在为下面的几个人类最永恒的问题提供答案：‘我
在哪儿’‘我是谁’” ［２１］１７。

３．作为标识当代人 “定位”与 “迷失”的文化

表征

过去，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被发现，导航

的过程也是人类“祛魅”的过程。 “只要人们想知

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

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

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人

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
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 技术和计算在

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

意味着理智化。” ［６１］韦伯所说的“为世界除魅”，意
味着理性成为日常生活的智慧标准，人类也越来越

觉得能够借助科学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科学意味着

理性化，意味着人类借助技术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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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对自然的征服。 但是，工具理性占据上风，价
值理性被遮蔽，道德约束缺席，仍然成为现代社会不

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忽
略了人文、艺术、伦理的底蕴、审美、约束，那么大家

只会沦为不出错却毫无感情的机器和工具，这不仅

违背了人性的本源诉求，而且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６２］

今天，人们正在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对

不断扩张的空间，面对声色犬马的生活，目迷五色，
耳乱五音，又如何获得“导航”呢？ 或者说，人们在

现实世界被精确地“导航”，无人机、炸弹导航的画

面在短视频平台不断呈现，其泛滥更需要人类不断

反思。 因此，在当今的现实语境中，导航作为一个文

化符号，更加标识了当代人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自

身的现实。 或者说，我们在现实世界被精确地“导
航”，却在精神世界、道德领域不断迷失，又该如何

思考人类导航技术发展的新航向呢？ “随着时间的

推进，一轮又一轮的媒介融合所产生的碰撞和重组

使新的媒介空间成为常态。 人们进入这种传播空

间，将自己的主体性转变为由远距离的表征和表演

所构成的中介方式，原本内在的东西被外在化。 在

这种转化中，他们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以适应

外部情境的变化。” ［４６］１５同时，以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为代表的数字化发展，将不仅是一次导航的

竞争、信息产业的竞争，更是信息主权的捍卫、全球

信息结构的重组和数字技术公共性的重塑。 面对由

海图导航带来的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殖民和领土扩

张，以互联网、卫星、ＧＰＳ 导航、数据处理为主的信息

资本主义构建的单极全球化秩序，其媒介技术和信

息实践将被人类赋予更多的期待。

结　 语

人类依靠自身的记忆、空间的标志物乃至太阳、
月亮、行星的方位等，建构自己的方向感，到达自己

想去的地理位置。 伴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开

始借助于更加先进的天文学、航天学、电子学技术，
实现对空间的辨识和征服。 今天，导航不再仅仅是

一个技术系统，一个再现空间的平台，更成为一种新

的认识世界的语言，是“信息空间的建筑师，还是日

常生活的组织者” ［５４］ ，成为建构人类生存的环境和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融入文化血液，“生成并促进

大众文化和艺术” ［６］１４，不断形塑着新的文化方式、
文化实践和文化意义。 因此，对于导航作为一个平

台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其所生成的媒体生态系统，更
要思考其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规范，“这种系统既滋

养了社会与文化规范，反过来又为社会和文化规范

所滋养” ［１１］２２。 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
同的社会和文化也在对导航系统做着不同层面的开

发和应用，还在不断形塑着人类生存的空间和世界

的面貌。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人类需要重新思考

导航的价值与意义，在流动和变动中把握人类未来

的航向。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将导航比喻为“建
立自己的视角”，把人描绘成在大海中航行的船长。
掌舵的人已经就位，改变方向还是不改变方向都需

要做出决定。
在丹·席勒所预言的“数字衰退”中，“数字资

本主义” 在全球的扩张将 “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

化” ［５６］１８５，以北斗信息系统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化发

展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与主权完整”，正在重构世界

信息产业版图，重塑政治经济结构，也蕴含着“真正

的民主社会重建的场所” ［５６］２２６。 人们更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思“自行

车之后是什么”的提醒，警惕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属性，要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

通民众的需求满足” ［６３］上，防止走上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以私人物品、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老路。 因此，要
看到，今天导航如何满足人们———人如何被指引着

到达旅游目的地，到达餐饮店、超级市场以及各种各

样的市场；人如何在既定的道路上行驶，在钢筋水泥

森林中穿梭。 人们的消费、生产的需求被不断满足，
背后越来越强大的是资本对人类生活的控制，技术

对人类个体的绑架。 在导航的一个个消费标记中，
人们恰恰失去了自己，导航就像是边沁所说的一种

“全景权力”，越来越主导人们的生活。 “技术让这

种全景权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４６］７９，也许要时刻记

住哈贝马斯的提醒，“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不

能代替反思的巨大的力量” ［５９］９６。 因此，面对人们

的行为、生活、情感越来越被“导航”的现实，要记住

彼得斯的警告：“数字媒介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便利

都使我们更容易遭遇更大规模的灾难。” ［２］１８０人类

不能停下反思的脚步，也许这样才能够借助于层出

不穷的导航技术，将自己导航到一个更加有温度、有
希望的未来。

注释

①另外三家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俄罗斯的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ＧＬＯＮＡＳＳ）和欧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统（ＧＡＬＩＬＥＯ）。 ②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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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提出者乔舒亚·梅洛维茨（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ｅｙｒｏｗｉｔｚ）
看来，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特性。 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ｅｙｒｏｗｉｔｚ．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ｗｌｅ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ｅｄ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ｐ． ５０ － ７７．③世界体系理论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是由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首先提出。 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从 １６ 世纪

开始形成的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 参

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１ 卷），罗荣渠等译，高
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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